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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起乡村发展新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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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舞”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幸福生活的体现专
家说

舞舞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乡村的年味也越来越浓。在
之江大地上，各村的舞蹈文艺队也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
只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村晚”。一场场精彩的“村晚”犒赏
着辛勤劳作了一年的村民们，一个个“村舞”则给了村民
展示自我、秀出风采的机会。

“村舞”，顾名思义，就是乡村的舞蹈。舞台无关大
小，服饰无关华丽，但展现了老百姓日常生活最本真的模
样。“村舞”的参与者以女性为主，由于不受年龄、职业限
制，既有农民、幼教人员、大学生，也有文化员、非遗传承
人、戏剧爱好者……

随着“村超”“村BA”等“村”字IP火爆出圈，全国“村”
字号文体活动也此起彼伏。人们不禁对“村舞”满怀期
待，期待它能成为下一个乡村风口。

在浙江，遍地开花的“村舞”为乡村添上一抹动人的
色彩，也为这片土地的明天播下希望的种子。

出振兴

“村礼大展示”“非遗大观园”“春联大派送”……1月
16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洞井村文化礼堂内热
闹非凡。“我在金东过大年”——2024年金东区农村文化
礼堂“我们的村晚”活动在这里举行。村民和文艺工作者
从田间地头走上绚丽的舞台，散发出耀眼夺目的光亮。

“家在山里边，传说住神仙……一朵佛手花，年年开
山间……”伴随着《佛手花开》动感的节奏，轻快的歌声，
舞者手拿黄绿色舞扇，橙黄色的倩影浮光跃金，宛如佛手
花绚丽绽放，轻歌曼舞间，舞出了金东的情与味，把“村
晚”的气氛推向高潮。

仔细观看每一名舞者，她们的服化道都与金东息息
相关。头饰和舞扇以黄色调为主，象征着金灿灿的佛手，
轻曼飘逸的纱裙上点缀着婺剧戏服元素。

“这首《佛手花开》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金东特色农产
品——佛手。”金东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舞蹈作
品以佛手为载体，进行多元素创新融合，用广场舞的艺术
表现形式，表达了对金东这片希望的田野真挚、深沉、炽
热的爱，将浓浓的“金东味儿”通过肢体语言的魅力展现
出来。

一棵“金佛手”，一条产业带，一段富民路。金东区赤
松镇北山口村以佛手闻名，一半以上村民从事佛手种植、
加工、销售等相关产业。近年来，围绕佛手IP，村内佛手
种植从单纯的地栽转到观赏盆景，又从盆景、果实生产销
售转向精深加工、文化创意、休闲观光拓展、网店销售；从
果农低小散的种植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迈进，
打造出“品牌+基地+旅游”的创新产业模式，走出了一条
创新、绿色、科技、文创、旅游、共享的发展之路。

佛手是金东的一张“金名片”，基于佛手的“村舞”《佛
手花开》也含金量十足——浙江省首届农村文化礼堂“我
们的村舞”大赛金奖、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运动会健身操
舞大赛金奖、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群众广场舞大
赛金奖……佛手与“村舞”的双金“捆绑”输出，达到了“1+
1＞2”的效果。每一次“村舞”的登台亮相，便是对佛手产
业的一次别样宣传，更是对乡村经济的一次带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温州瑞安的《蔗里情长》舞蹈
节目中，一群农家女子通过榨、熬、舀、捣、碾、筛等丰富的肢
体动作呈现了手工古法制作红糖的劳动场景，展现了村民
欣赏美、创造美、追求美的生活态度；杭州建德的《酥饼香》
舞蹈节目，通过宋嫂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揉面、擀
面、包馅等酥饼制作工序，为宣传地方特色添砖加瓦。

“村舞”不单单是一支舞那么简单，它所蕴含的经济
活力正在被激发。

两个月前，浙江省首届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舞”
暨第二届浙江乡村文化艺术节乡村舞蹈大赛在丽水庆元
县开场，80多支村级舞蹈队伍1800余人热情起舞。数据
显示，“我们的村舞”大赛期间，庆元当地接待游客6.3万
人次，同比增长42.2%，带动旅游住宿餐饮行业消费300
余万元，同比增长80%以上。

为了让“村舞”能够早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乡村
地域文化新IP，赛事主办方还启动了“村舞”助力共富行
动计划，包含“村舞”研究计划、“村舞”品牌传播计划、“村
舞”联动走亲计划、“村舞”挖掘培训计划、“村舞”助力乡
村文化振兴计划等五大计划，同时还成立“村”字（村晚、
村歌、村礼、村舞、村运会）品牌矩阵联盟，助力乡村发展。

出文化

“村舞”，虽说名字里带“村”，但它有滋有味村而不
土。它是老百姓自己的舞蹈，唱的是“乡愁”，舞的是“乡
情”，它更是乡村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精神共富的一种
符号，这些充满泥土味、生活味和乡愁味的肢体语言，记
录下乡村蝶变的美丽印记。

在安吉章村镇的畲族村落郎村，流传着一种响木
舞——以敲击木器起舞祭祀的一种传统民间舞蹈。每
年农历七月初七、重阳、冬至等畲族传统节日，当地畲

民都会穿上民族服饰，聚集在祠堂或广场，敲起木鼓，跳
起响木舞，表达对生活的赞美和热爱。

“虽然我就是郎村人，但在加入畲族艺术团之前，我
对畲族文化一点都不了解。”郎村畲族艺术团成员涂国佳
语带惊喜地说，“后来才知道，畲族文化如此丰富，非常值
得我们学习。”说着，她列数起畲歌、畲舞、彩带、畲族符号
等文化内容。

每当夜幕降临，郎村村委会前的广场上便热闹了起
来，涂国佳和村民们一起有序地排练着响木舞。在领唱
的带领下，村民围绕木鼓，以屈膝、弓腰的舞姿表达对木
鼓的敬仰，踏着木鼓节奏，按逆时针方向围成圈缓慢转
动，甩手走步、跺脚……

从最初6名女子自排自唱自舞，到节目经过五六次
编排精进，涂国佳已经在畲族艺术团度过了十多个年
头。现在的业余时间不是跳响木舞，就是编织畲族彩带，
妥妥的畲族文化“迷妹”。

这两年，《响木舞》四处“征战”，“战绩”不菲，成为郎
村乡村旅游的招牌。

“大家始终就是一个念头，一双鼓槌、一节响木，敲出
美好生活，展示好安吉文化，表达妇女同胞对生活的赞美
和热爱。”《响木舞》项目负责人黄英说。

《响木舞》表演队伍有近30名成员，其中半数是安吉
当地妇女。每每登台演出，都能获得满堂彩。只见他们
穿上传统服饰，男子身披竹蓑衣头戴竹斗笠，手执木鼓敲
出有节奏的鼓点，女子手握竹棍围着木鼓起舞，背景音乐
中既有畲语元素，又有悦耳动听的畲族歌曲，配以短促有
力的号子声，整支舞蹈雄浑中又透着灵动。

随着时代变迁，响木舞的文化内涵也日渐丰富。为
冲击中国民艺最高奖山花奖，当地邀请了专业的老师对
舞蹈进行再度编排，将安吉的绿水青山生态优势融入其

中，在音乐中加入了山歌以及流水、风声、鸟鸣等大自然
的声音。

响木舞这一畲族人认同并喜爱的自娱性舞蹈形
式，成了连接畲族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文化纽
带。

除了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村舞”，在浙江的
农村，还广泛活跃着极具江南韵味的“村舞”。

金华兰溪是千年商埠，女埠也是其中一个因水而生、
因水而兴的古商埠，当年有很多女子在此浣纱嬉闹，《浣
纱入画图》这支舞蹈便是结合当地商埠文化编排创作而
成，再现了当年女埠浣纱的生活场景。

丽水庆元县的月山村是乡村春晚的发源地。早在
1981年，村民们便自发组织起来载歌载舞、欢度新年。
拥有悠久“村晚”历史的月山，自然是“村舞”的沃土。由
月山文化礼堂编排的《春溪踏歌》，便呈现了少女们在廊
桥下愉快嬉戏的情景，将当地的廊桥文化与山清水秀的
自然风光展现得淋漓尽致。

乡村舞者似一颗颗光彩照人的星，汇聚成璀璨的星
空，照亮浙江的乡土风情，为这片土地打上独特的文化注
脚。

出幸福

衢州常山县的芳村小镇文化礼堂内，每天都能迎来
舞蹈队的村民。这两天，她们正在排练新曲目《九妹》，加
入了扇子道具，有些姐妹还没有完全熟悉动作，于是加紧
练习。

“你们打算去参加比赛吗？”一曲练毕，趁着休息的时
间，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村民闲聊起来。

“这不是要过春节了嘛，我们在为‘村晚’做准备。”一
位大姐脸上冒着细汗，微微喘着气回答道。“平日里，跳跳
舞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和姐妹们联络感情，赶上重
大节日，在舞台还能亮个相，这不是很好吗！”大姐爽朗的
笑声传递出浓浓的幸福感。

在她们心里，自从芳村把1967年的一个轴承厂改造
成一个未来乡村会客厅，新建的文化礼堂便成了舞蹈队
的钟爱之地。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因为远离生活区，避
免了扰民的问题。

2013年，浙江全面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目前已
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据统计，2万余个农村文
化礼堂，遍布浙江乡野，成为乡村“门常开、人常来”的热
闹场所，也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尽管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但广场舞的群众基
础最好。据统计，浙江全省共有500多万人在跳广场舞，
在乡村更为常见。普通老百姓想跳就跳，想舞就舞，主打

“开心”二字。他们在广场上跳，礼堂里跳，农田里跳，乡
间公园里也跳。

在开化县桃溪村，一处占地30亩的“牧童乐园”，羡
煞了城里人。这个免费对外开放的乡间公园，里面配套
了滑梯、秋千、海盗船等游乐设施，一到节假日，就成了欢
乐的海洋。

近水楼台先得月。住在“牧童乐园”附近的村民们相
中了其中一块小空地。桃溪村妇联主席丰雪梅知道妇女
们有跳舞的习惯，争取来资金，在这块空地上安装了一套
音响设备。不仅可以公放声音，还可以用电脑连接超大
电视屏，供村民学习。

“她们都喜欢吃完饭，带着家里的小孩子一起过来。”
丰雪梅告诉记者，大人在欢快地跳舞，小孩子就在旁边的
秋千、滑梯上玩。好一幅欢乐祥和的田园生活图！

幸福的“村舞”跳起来吧，为自己，为乡村，为美好的
明天！

舞舞

□ 韩亚聪

对于亿万乡村群众而言，表达幸福生活的喜悦劲儿，展现
奋斗新时代的精气神，没有什么比舞上一段更有感染力了。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全面完成，乡村振兴接力推进，广
大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开启了新的生活，物质基础越来越
牢，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注重自身的精神获得感，对文化生活
的需求度和参与感不断提升。在这一点，我们从贵州“村超”
的爆火“出圈”中便可窥斑见豹。

与“村超”相比，“村舞”其实有着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村社广场，随处都能见到乡亲们舞动
的身影。农闲时节、茶余饭后，随着动感的音乐扭一扭、跳一
跳，既锻炼了身体，也充实了生活。不夸张地说，“村舞”已经
成为很多农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大力加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
振兴的“魂”，而高质量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一个个
依托和抓手，“村舞”便是其中之一。我们看到，如今各地的

“村舞”已经跳出简单的唱唱跳跳，而是赋予其文化内涵、文明
风尚、时代精神，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有看头，越来越有味
道，越来越有思想，同时，也兼具有“村”味，将鲜明的乡村特色
融入舞蹈，使其富有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的特色“村舞”也不再是散落在四面
八方的“珍珠”了，一些组织和活动，将这些“珍珠”串联了起
来，赋能其更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全国妇联和国家体育总
局举办了“舞动巾帼风采 悦享健康生活”2023年全国妇女广
场舞（健身操舞）大赛决赛中，来自全国47个城市的59支参
赛队伍、1000余名选手参赛。全国各地的很多村社都成立了
广场舞妇联，将自发的群众性团体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队
伍，把服务和活动延伸到妇女群众生活的最小单元。

“村舞”是全民健身的盛宴，也为基层治理贡献了群众力
量。很多地方的“村舞”团队，既是团结凝聚妇女群众、宣传党
的政策的重要阵地，也已转化为志愿服务、平安建设、纠纷调
解等诸多治理效能，一些地方的“村舞”还舞出了经济效益。

“村舞”红红火火，遍地可见，但如何让它像和“村BA”一
样出圈，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一方面，做好本土化和特色化打造。哪些“村舞”能够让
人眼前一亮、念念不忘？必定是有别具一格地方特色，独特
文化内涵的，这就需要各地要深挖自身文化内涵，结合独有
的文化，为“村舞”赋能，展现自己“有趣的灵魂”，努力使其成
为“引流”的密码。

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和优化。
不断加大在乡村健身设施、文化功能设施、公共体育场等方
面的投入，让“村舞”有发展推广的空间，着力提升乡村住宿
餐饮业、城乡道路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让游客能够沉浸式
享受“村”字号活动带来的多重体验。

同时，要注重传播效能。融合传播时代，想要“出圈”，必
定离不开有效的传播，在这一点上，一方面要善于打造IP，比
如设计专属的“村舞”IP形象，让自身特色形象化、可视化；另
一方面，要注重多平台融合传播，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自媒
体平台进行集中宣传展示，这种展示是具有传播性的内容设
计和呈现。

在一定程度上，“村舞”承载着乡愁记忆，也承载着乡村
希望，我们期待它的早日“出圈”，更期待着每一个大山深处
的村庄焕发新的活力，律动美好未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什么是“村舞”？“村舞”有什么特点？“村舞”诞生的土壤
是什么？“村舞”能否成为下一个乡村风口？近日，带着这些
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杨君。

城乡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是杨君教授的研究方向。从
2015年开始，他便注意到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村舞”现象。

“主要是因为城乡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于是，“村舞”应运而生。

“村舞”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生活幸
福的美好体现，它形式多元化，内容接地气。“村舞”在形式
上有广场舞、舞台舞、艺术舞、排舞等，在内容上包括民俗特
色、农耕文化、非遗技艺等。

“最近几年，浙江‘村舞’的热度持续走高，可以说在全

国独树一帜。”杨君教授说。问及为何浙江的“村舞”会格外
火热，杨君教授认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浙江有基础，“千
万工程”实施二十年，从美丽乡村建设到共同富裕，乡村景
美人丰，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另外，全省乡村社区普遍建
立了文化礼堂，它不仅仅是一个开会交流的场所，更为乡村
的公共文化生活表演提供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非常重
要，这是文化空间基础。”第二个原因则在于，浙江农村有举
办“村晚"的传统。“‘村晚’是一台晚会，‘村舞’是其中必不
可少的节目。这给‘村舞’的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三
点则是，经常性的“村舞”比赛，极大地调动了村民跳舞的积
极性。

但兴盛之下，“村舞”也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杨君教授
认为，“浙江农村家庭经营较为发达，相对而言，有些村民可
能并没有大量时间去跳舞，这使得‘村舞’更多是一种乡村
的公共活动形式，并非乡村公共生活的常态化形式。”

在杨君教授看来，“村超”“村BA”的火爆，并非偶然。
因为它们是一种生活的表现，是一种老百姓对体育发自内
心的热爱，但又不是那么正式的形式。火爆出圈后，它们变
得更加规范化，升级为更重要的比赛，吸引了更多客流，产
生了真金白银。

如果“村舞”能像“村超”“村BA”那样，成为当地老百姓
一种常态化生活方式，那么在发达的互联网加持下，“村舞”
出圈只是早晚问题。

要想让“村舞”成为下一个乡村风口，杨君教授认为
还需几股火力来助燃：“一是乡村普遍建立舞蹈队，舞蹈
队有稳定的负责人；二是实现组织常态化，发挥各乡镇文
化中心、文化站的作用；三是比赛开展的常态化，四是上
级部门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服务，通过‘送戏下乡’‘送文
下乡’等形式，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学习新舞曲的需
求。”

舞舞

《响木舞》表演。（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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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口村佛手直播间。 厉聪/摄


